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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新波出生在中國內地，後來又來到了香港，
與本港結下了深厚的淵源。因此，黃新波的版畫
藝術成就，不僅僅是中國現代版畫史上的瑰寶，
同時也是香港本地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元素。
中國的版畫伴隨印刷術而流行興起，流傳歷

代。過往，中國的版畫與民間信仰、崇拜、祭
祀、家庭倫理有很大的關係。可以說，版畫乃是
中國傳統藝術的重要門類和形式。位於沙田的文
化博物館就曾經舉辦過以中國歷代民間版畫為題
材和內容的展覽，顯現出版畫在傳統中國文化中
的重要地位和分量。
時光的歲月到了近代，中國的傳統工藝面臨着

新的抉擇和發展機遇。例如傳統的中國刺繡工
藝，乃是以針法取勝；而到了近現代西學東漸之
後，新紡織技術的引入、攝影技術的廣泛應用、
油畫的進一步流行等，都使得傳統的刺繡工藝在

發展上尋求一個較大的轉變和突破。後來廣為世
界所知的沈繡，便是引入了光學、油畫、攝影等
元素，為傳統工藝的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和元
素。
除了創作技巧上的轉變之外，創作題材和思想

上的變化也成為了二十世紀初中國藝術發展的一
個巨大的特徵。人文思想上，中國人漸漸進入了
啟蒙的時代；而在國家境遇上，藝術家則處在救
亡的時代洪流中。因而，藝術家的創作若要具有
生命力，便必須與大時代的吶喊相結合。黃新波
的版畫具有深刻的人間特徵、大眾色彩，着力表
現的乃是大眾的生活，這在創作的題材選取上，
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方向。藝術與大眾的生活緊密
結合，與人間的喜怒哀樂相伴左右，這一理念直
到2011年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辦黃新波的版畫作品
展時，仍舊頗受今人的好評。

作為一名香港人，黃新波的女兒黃元向記者表
示，自己父親的一生極不平凡，因為一個血

氣方剛的十六七歲的小伙子，直至其二十九歲的人
生旅程，乃是在戰火與硝煙中成長與淬煉，確實顯
得頗具時代的滄桑和慨嘆，因此她希望這段特殊的
藝術史能夠被香港乃至全中國的民眾永遠銘記。

不可忽略的「魯迅淵源」
藝術不能離開時代。「1934年4月，父親與美專

同學劉峴組織無名木刻社，編制了《無名木刻
集》，魯迅先生給予了資助，不僅如此，還親自為
畫集作序。」黃元講述了黃新波版畫創作歷程中的
「魯迅淵源」。
黃元告訴記者，生於廣東台山的黃新波在1933
年與幾位同學離開廣東前往上海。也就是在這一年
的冬天，黃新波進入新亞學藝傳習所的繪畫木刻系
從事木刻藝術方面的學習。同年12月，魯迅與內
山完造在上海舉辦「俄法書籍插畫展覽會」。
「正是在這個活動中，父親第一次見到了魯迅。」
黃元說。
「後來，父親到北四川路的內山書店看書，見到

魯迅先生與內山完造坐在桌子邊談話，他冒昧地上
前自我介紹，得到魯迅先生的熱情指點，和他談論
木刻創作，鼓勵他刻苦學習；自此，父親不斷給魯
迅先生寫信，並將自己的作品寄予魯迅先生請其批
評；父親的《推》被魯迅選入其編寫的《木刻紀
程》，這對當時年輕的父親而言，是一個莫大的鼓
勵。」黃元詳細回溯了這段珍貴的往事。
而魯迅為《無名木刻集》所寫的序，更是成為黃

新波後來創作的重要立論指針：「用幾柄雕刀，一
塊木板，製成許多藝術品，傳播於大眾中者，是現
代的木刻。木刻是中國所固有的，而久被埋沒於地
下了。現在要復興，但是充滿着新的生命。新的木
刻是剛健，分明，是新的青年的藝術，是好的大眾

的藝術。這些作品，當然只不過一點萌芽，但是
要有茂林嘉卉，卻非先有這萌芽不可。這是極值
得紀念的。」

在戰火歲月中激勵民心
「1935年，隨着上海政治形勢的改變，父親前

往了日本，在日本的一年時光中，他持續鑽研和創
作版畫，特別是木口木刻的創作，使得他在創作技
巧上有了很大的提高。」黃元向記者提到了黃新波
一段曾經的留東歲月，而在這段歲月中，戰爭的腳
步已經逐漸逼近，黃新波的版畫創作，其時代感、
救亡特質也愈加強烈。據黃元介紹，黃新波在日本
一年多的時間裡，創作了二十多幅木刻，如
《荒》、《集團的十字架》、《都市的冬》、《逃
難》、《生活的鞭子》、《清晨》、《起重》、
《人間》、《狂流》、《同伴之死》、《被蹂躪之
後》、《失了土地的人》、《母與子》、《鐵蹄
下》等等。其中木口木刻有如《聶耳》、《打擊侵
略者》、《校內和校外》、
《雪中行軍》、《講演》、
《偷襲》、《鐵蹄下》、《負
傷》等。而在旅日期間，黃新
波除了從事版畫創作之外，也
進行了文學方面的創作，涵蓋
詩歌、散文、隨筆、畫論等不
同領域，包含新詩《流》、
《前夜進行曲》、《死亡線下
之群》以及悼念好友聶耳的散
文《致亡友》等作品；亦包含
畫論《木刻漫話》，隨筆《我
與木刻》等。
黃元對記者說：「父親在日

本從事和救亡有關的創作和活
動，引起了當時的日本當局的
注意，被對方列為『不受歡
迎的人』而離開了日本。」
而黃新波回國之後不久，全面抗戰便爆發了。
上海淪陷之後，黃新波一度流亡香港，後來回
到廣東，先是成為《救亡日報》的特約通訊
員，後又在國府軍委會第四戰區政治部第三廳
第三組，負責宣傳工作。後來隨着戰局變化，
黃新波轉移至桂林，與劉建庵等主持中華全國
木刻界抗敵協會。
黃元認為，黃新波桂林期間的歲月乃是一段

藝術的高產時期，而這與黃新波本人對家國命
運的情感有很大關聯。例如，作品《淪陷區的

故事》乃是反映了淪陷區民眾遭受奴役的苦難並控
訴了侵略者的殘暴；而木刻連續畫《愛》則刊載在
當時的香港雜誌《青年知識》上，表現熱戀中的情
人為了民族解放而犧牲了生命和愛情。這些作品在
當時都引起了巨大的迴響。
1944年，戰局發生變化，黃新波從桂林撤退往雲

南昆明，這便是抗戰史中著名的「湘桂大撤退」。
「從那時起直到戰爭結束，父親一直在英國東南亞
盟軍心理作戰部工作，他設計對日兵策反傳單，繪
畫出一張張反法西斯侵略戰爭的作品，他的畫筆變
成真正的武器。」黃元認為這是一段刻畫了國際反
法西斯友誼的光榮歷史。

藝術家心中的美好與和平
戰爭藝術的創作，不僅僅是激勵士氣，也不僅僅

是對侵略者的控訴，更加包含藝術家對美好生活的
嚮往。這一點，黃新波也不例外。
據黃元介紹，在1943年抗戰最為艱苦的歲月

中，黃新波曾經出版了名為《心曲》的畫集。整套
作品充滿了恬靜的畫面和情感色彩。超越戰爭的，
乃是和平與永恒的生活。黃元說，《心曲》依然憧
憬着美好的希望與光明的未來，這是一種超越現實
的高度。
歲月已經走過了硝煙。今人已生活在和平的環境

中，永不再戰與守護和平，成為了人類共同的信
條。黃新波的作品，既是保家衛國的利器，也是暢
望和平的詠嘆調，必將會留在藝術史恢弘的長河之
中。

黃新波——開闢大眾版畫的新紀元

記者手記

與抗戰時期的藝術創作環境相比，今天藝術從業者的條件要優越很
多。不過，時代的變化並不體現在所有方面。與那個年代的藝術家秉持
極為單純、高尚以及非功利的創作動機相比，今天的藝術環境要比抗戰
時期的文藝複雜很多。
抗戰時期的中國文藝作品，具有極為強烈的情感以及目標指向色彩。

在烽火硝煙和民族危亡的狀態之下，藝術家的創作不僅僅是自己內心憂
國憂民情感的直抒胸臆，同時也是激發民眾從事救亡、奮起報國的有力
武器。那時的藝術家，不計較報酬、不計較名利，一心只是為了能夠在
藝術的創作中看到國家與民族的新希望。從近代以來，中國經歷過教育
救國、實業救國等浪潮，而在抗戰時期，藝術家則真正踐行了文藝救國
的主旨。因而，這是一段不可忘卻的時代藝符。
追憶戰爭的歲月，緬懷為保衛國家而獻出生命的先烈先賢，向曾經在

戰爭中貢獻了無數寶貴而動人的文藝作品的藝術家表達感恩之意，對今
人特別是藝術家而言，如何在比過去要優越很多的條件中創作出優質的
作品，將是繼承前輩藝風操行的最佳途徑和方式。當年從事抗戰文藝的
不少藝術家，或是本人，或是其後代，早已在香港安身立命，成為了香
港人。因此，當年的抗戰文藝作品，也成為了香港在地文化和藝術史中
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如何珍視這一寶貴的藝術財富，也將是未來
政府、業界和民間需要思索的問題之一。

不可忘卻的時代藝符

抗戰文藝回眸系列（三）

版畫刀刻下的救國圖騰

作為與印刷術息息相關並極具中國傳統文化風格的藝術形式，當抗戰救國的號角吹

響時，版畫已經不再局限在年畫、人物畫、家庭神佛崇拜的藝術形式中，而是成為了

救亡藝術的重要成員。與香港有着密切關聯和淵源的中國現代著名版畫家黃新波，便

在抗戰中，以自己的刀刻，繪就出心中的救亡藍圖，也成為了那個時代中不可磨滅的

藝術符號。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因為不願意去打自己人》

■黃新波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孤獨：流亡途中所見》

■《城堡的克服》

■黃元（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魯迅先生遺容》

■《怒吼》

■《他並沒有死去》

■《準備》


